
人类的文明进步，往往可以从人们的阅读方式中窥见端倪。从埃及的莎草纸、苏美

尔的泥版，到中国的竹简、纸张和印刷术⋯⋯得益于文字记载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知识

的积累和传承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

从纸质阅读到数字阅读，是最近几十年来人类阅读方式改变的标志性事件，但阅读

不应该、也不会因为阅读方式的变化而并失去本意，如何适应数字化阅读方式并更好地

利用它所带来的便利，是新时代人类学习和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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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学富五车”一定是阅读
积累学识的极高境界，但在一档文化谈话类节目中，导
演姜文曾调侃道：“学富五车其实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
事情，因为所涵盖的知识内容不过是几百本书而已。”这
种说法，从侧面反映了传统的纸质书籍在知识传播尤其
是便携性方面存在的局限性，而这对于知识获取的效率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电子书阅读器如 Kindle 的出现，"书的数字化"
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一个Kindle阅读
器等同于一个巨大的书架。它可以容纳 3000 多本书，
基本上相当于“五车”所能承载的书籍的重量，而且可以
随身携带，随时随地畅游于各种场景。

电子书阅读器的出现不仅扩大了读者的阅读选择，
也提高了知识获取的效率和便捷性。读者仅仅通过一
个小小的电子设备，就可以获取数以千计的图书，无论
是在旅途中、休闲时光，还是在地铁上、咖啡馆里，都可
以轻松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侯女士习惯性地掏出手

机，打开 Kindle。40 分钟的通勤时间里，她一直以来都
把阅读当作一种习惯。“我几乎每天的通勤时间都用来
看书，很多大部头的书籍都是在地铁上一口气读完的。”
像侯女士这样善于利用通勤时间阅读的人并不在少
数。近期，微博上关于“被迫在地铁上看了 3 部小说”的
话题阅读次数接近3亿次，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从背着沉重的纸质书行走到“一屏览天下”，数字阅
读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让阅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和
有趣。无论是在通勤途中打开手机阅读，还是在家务事
间享受有声阅读的陪伴，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当代人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随时随地可
用，方便快捷，同时还提供了图文并茂的阅
读体验。正因为如此，数字阅读满足了现
代公众对阅读的基本需求，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从看短视频转向阅读。

尽管还有很多读者对纸质书籍
有着情感依恋，但数字阅读已经成为
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经过多年发展，数字阅读已经发展成一个“大
家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2 年

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数字阅读包括电子阅读
和有声阅读两种主要阅读形式。其中，电

子阅读又可分为电子书阅读和
网络原创文学作品阅读；有

声 阅 读 包 括 有 声 书 阅
读、广播剧（节目）和

在线课程三种主要
形式。

如 果 说 以
Kindle 为代表的
数字阅读 1.0 时
代，盘活了存量
知识，那么随着
互 联 网 产 品 不
断更新迭代和硬
件 设 备 升 级 ，以

“ 平 台 化 ”存 在 的
数 字 阅 读 软 件 为 代

表 的 数 字 阅 读 2.0 时
代，就是一个为知识提供

更多介质、提升全产业链运转
效率，从而持续提升阅读体验的科

技赋能过程——不只阅读方式随之更新，
数字阅读的场景也更加多元化，让人们享受更舒适便
利的阅读。

微信读书、番茄小说、掌阅⋯⋯如今，越来越多的线
上阅读应用不断更新上线，数字阅读的读者群也日渐增
长，而用户也无需携带多个设备，通过这些APP就可以在
手机端实现便捷化阅读。数字阅读不断侵占纸质阅读的
领地，只有少数用户仍然坚守在传统模式下阅读大部头
的书籍；同时，更多的月卡和年卡用户逐渐被其他免费平
台吸引。

在电子阅读行业中，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 IP 变现模
式成为新贵。阅文集团旗下的阅读平台拥有庞大的在线
阅读月活跃用户数，达到2.5亿，同比增长8.6%，净增加了
1970 万用户。作为国内成功的版权内容运营公司，阅文
集团将版权运营（包括 IP 影视改编）转化为电子阅读领
域的估值工具。《琅琊榜》《庆余年》等作品的成功，为电子

阅读行业开辟了新的版
权路径，即直接与作者
签约购买版权，不再局
限于书籍领域，而是瞄
准了书籍影视化后的电
视电影用户。免费阅读
所聚集的大量用户流
量，成为 IP 价值的重要
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数字阅读正加速进化
出新的形态，将读者带入
一个日益便捷的数字阅
读时代。尽管阅读的场
景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
阅读的本质和价值依然
保持不变。无论是翻开
纸质书还是点击电子阅
读器，“开卷有益”的理念
将始终贯穿其中。

2013年Kindle进入中国市场，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的调查，Kindle 在中国市场的初期反应相当火爆。
2013 年至 2015 年间，其销量呈井喷式增长，迅速占据了
中国电子书市场的领先地位，中国也成为亚马逊全球
Kindle设备销售第一大市场。

彼时中国的电子阅读器市场尚未打开，而Kindle恰
逢其时，凭借其便携性和广泛的电子书库，以及电子墨
水技术对纸质书籍阅读体验的高度还原，吸引了大量读
者的关注和认可，改变了很多人的阅读习惯。Kindle 坐
上了电子书市场的“王座”，一时间成为“电子书”的代名
词。

随之蜂拥而来的，自然是众多创业者和投资客对电
子阅读领域的兴趣，在我国电子书赛道上，小米、华为、
海信、科大讯飞、掌阅、墨案、得到等互联网和硬件品牌
悉数登场。

国内电子书阅读器品牌迅速崛起似乎昭示着外来
品牌 Kindle 将日渐式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从
2016 年至 2020 年，Kindle 的市场份额由 20%下降至不
到 10%。

在此期间，kindle 官方自创的“泡面梗”，也像是预
言一般映射了它的衰落。

2019 年 3 月，亚马逊官微推出了一则广告文案：一
部 Kindle 被盖在一盒泡面上面，旁边的文字显示“盖
Kindle，面更香”，甚至用 Kindle 自带的时钟功能设置了

“倒计时 5min”。这一广告宣传，本是想让读者在更多
的场景中拿起 Kindle。但戏剧的是，现如今 Kindle 竟真
的成为用户手里各大数码产品中“吃灰”最多的那部，甚
至有用户真的觉得用Kindle泡面比读书更实用。

九载深耕，一朝谢幕。2022年6月2日，亚马逊Kin-
dle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在2023年6月30日停止
中国Kindle电子书店的运营。这一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
搜榜首。事实上，Kindle退出中国的传言由来已久，2021

年10月，Kindle天猫旗舰店宣布关闭、京东自营旗舰店大
面积缺货等现象都引发了行业与读者的猜测。

作为电子书最知名的零售平台，Kindle 的退出具有
很强的象征意义。这是否也意味着曾被中国出版业寄
予厚望的电子书业务已然走到了“寒冬”？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据《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
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79.6%，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阅读细分领域中，手机、平
板、电子阅读器的接触率分别是 71.6%、21.7%和 27.3%。
可见，电子阅读不再局限在电子阅读器，交互性更强、功
能更为全面的终端吸收了大部分用户，而Kindle功能单
一，运行不如手机、平板流畅，没有影音、游戏功能，几乎
没有社交属性。亚马逊中国区负责人曾表示，“Kindle
的设计初衷只有一个——让消费者体验最纯粹的阅读，
把阅读这件事做到极致。”如今再看，优势似乎成为了它
发展的掣肘。过于“纯粹”的 kindle，也只能被挂在二手
交易平台“晾晒”，黯然退场是情理之中。

“挑战纯粹”kindle黯然落幕

“书山有路”一键开启

记者：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广泛拓展了
人们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播的途径，而基于网
络信息技术的数字阅读具有跨时空性与强连
接性，成为新型且普遍应用的阅读方式。但
同时，它也被诟病是“快餐式、随意性、娱乐
性、碎片化、浅显化”的阅读。您怎样看待这
种对数字阅读的评价？

王炎龙：数字网络本身的浩瀚信息中往
往携带着消费主义陷阱下娱乐化的副产品，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对文本的深度处
理，造成一定程度的阅读障碍，这也是读者对
复杂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仍然需要依靠纸质媒
介的重要缘由。当今社会，文化消费的浅化
倾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隐藏着消费主义向文
化领域的渗透和侵蚀，受众受到文化消费快
感的意识裹挟。从文字到图片影像转向的过
程中，阅读的沉思与阐释被或静或动的视觉
化经验所取代，泛娱乐化的文化消费和受众
本位被传媒经济和信息技术所建构，在文化
消费领域中表现为利用图片、影像等对感官
刺激和视觉窥视的满足。长此以往，看什么、
怎么看均不由受众自己主导，当读什么与怎
样读都取决于外部要求时，人们会逐渐丧失
阅读的快感，再也无法体会到联想的酣畅。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公众阅读数量的确
有了一定增长，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获取
和交互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
认的是，对基于数字技术的“浅阅读”的沉迷
和依赖，会摧毁人类建立在书写印刷文化之
上对意义和真理的思考和构建能力，公众基
于长文本理解和深度阅读模式的理性思考、
价值判断和怀疑精神被扁平化的数字信息输
入所湮灭，人们逐渐会丧失对知识和文化的
阅读习得能力。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探寻纸
质媒介中深度阅读和严肃思考的文化价值，
增强读者文本整合批判和深度处理能力，改
变数字媒介导致的浅层阅读，对于消费时代
的文化突围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崇文尚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
阅读通过潜移默化的精神内化塑造着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灵魂。在数字化的时代，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坚守纸质的阅读？纸质媒介和
数字媒介真的是阅读在不同媒介使用上的零
和博弈吗？

王炎龙：阅读是一种社会行为，更是一种
个体性的实践活动和心理过程，多样化阅读形
式的不断涌现让阅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
但我们常谈论的纸质媒介的“阅读”，是一种通
过读书思考来建构意义的深层阅读。阅读不
是简单的信息获取和交流的工具，而是读者在
一定的阅读方式下对知识的习得，以更高级的
思维从书香中汲取文化价值、探寻真理和意
义。在进行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纸质阅读，尤
其是经典阅读时，其目的不在于某一层面的实
用性，而在于人文教育和文化使命。

纸质媒介是否会消亡的忧思从互联网兴
盛开始就屡见不鲜，人们对技术和阅读的共
同需要，让基于数字媒介的阅读和基于纸质
媒介的阅读陷入了长久的争论之中。在我看
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工具依赖，本质上是文
化在不同媒介上的表征差异，二者同是人们
认识世界的载体工具，我们既不必过度神化
也不必过分贬低。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
对社会发展变革具有的良性作用，也要警惕
强调工具理性的技术逻辑可能引起的人的心
理和行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角度体现不同
媒介阅读的价值理性和文化内涵。

编者注：“莫比乌斯圈”又称“莫比乌斯
带”或“莫比乌斯环”，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
(Mobius)发现，是把一条纸带扭转 180 度之
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形成的纸带圈。这样的
纸带只有一个面，一只小虫（如蚂蚁）爬遍整
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

数字阅读：形态变幻下的阅读初心 专家访谈

王炎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传播中心主任

新时代阅读 逃离认知的
“莫比乌斯圈”

电子阅读寻找新航向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